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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

是中交三航局进入深圳建筑市场三十周

年。从 1990 年最早承建深圳赤湾 9 号泊位

工程到现在，公司在深圳先后参与了 50 余

个工程项目建设，涉足水工码头、市政道路、

工厂房建等。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三航局在深圳最

早成立的蛇口工程经理部几经搬迁与易名，

幸运的是它到今天还存在于深圳赤湾小南

山上，现有职工中还有两位参与了当年赤湾

9 号泊位工程建设。追忆初闯深圳时的那

段经历，可以体会到饱含艰辛与不易。

差点露宿街头的先遣队

现任中交三航局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

的张文健，早已在深圳安家落户。1990 年

12 月，他作为第二批先遣队员来到深圳。

当时他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充满激情与活

力。

当年无论交通还是通讯都远没有今天

便利，张文健他们出发之前，公司给的信息

就是到深圳蛇口赤湾港，去找比他们先到的

打桩 2号施工船（以下简称桩 2）和同事。除

了一个模糊的地址和联系人孙国徽，别的信

息公司也无法提供，当时工地也没有电话。

张文健一行七人背着行李风尘仆仆直

奔赤湾港，中途转了两次火车，历时两天两

夜终于到了深圳火车站。出站后转乘中巴

车，在茫茫夜色中又是几经辗转，一直到晚

上 9点多才来到赤湾村。

当年的赤湾远非今天这样繁华，而是深

圳最边远地区的一个小渔村，仅有一条不足

200米的水泥路，路两边零星几家小店铺。

7 位职工都是参加工作后首次离开位

于连云港的公司大本营外出施工，不要说住

酒店，连找个旅馆的意识都没有。为了不至

于晚上露宿街头，他们都忘了还没吃晚饭，

经商量后决定留 5人原地不动照看行李，另

外两人找桩 2与住地。

张文健当时年轻，又是大学生，便自告

奋勇和另一个同事龚幼宝摸黑向海边走

去。没想到赤湾港离赤湾村有近六里地，当

时赤湾港没通公交车，他俩走了一个多小

时。到了现场一看，黑漆漆一片海岸，就在

这时张文健看到了海上公司先期到达的桩

2，因为该船有高耸的打桩架。到了海边，发

现打桩船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任凭他们两

人怎么喊，船员都睡着了，没人响应。张文

健就找石子往船上砸，石头砸在甲板上发出

声响，引船员出舱查看情况，这才听到张文

健的喊声。船员向张文健他们指明了项目

部营地的位置。

等到把在赤湾街上的 5 个人都接到接

待点已是夜里 11 点多，当时整个赤湾街只

剩下一个小商店还没有关门停业，就剩下那

5人蹲在路边。

“按当时的思维，如果那天晚上找不到

联系人，我们只能露宿街头了，因为当时脑

子里没有花钱找个旅馆的意识，赤湾村当时

也没有旅馆。”张文健说。

一度陷入僵局的工地

当年的三航建设者之所以来到深圳，

主要是参与建设连云港码头的员工当年生

产任务严重不饱和，这时正好深圳赤湾港

因地质条件适宜采用三航局专利产品混凝

土 大 管 桩 ，这 为 三 航 局 走 进 深 圳 带 来 机

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赤湾港 9 号泊位这

个工程最后成为三航局在南方片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

来到赤湾 9号泊位工地后，对习惯了在

家门口搞施工的工友们来说，更多的人是不

愿意。当时公司及时提出了“打响南方第一

炮，占领南方一片市场”的目标，并在公司上

下做了动员。虽说赤湾港 9 号泊位总造价

才 1800 余万元，但三航局将原连云港施工

的 502 工程队整体搬迁到深圳,成立蛇口工

程经理部，并派出一位副处级干部担任项目

经理。

当时的三航局还属于交通部，职工们都

习惯了国家分配任务的计划经济模式。但

历史是相似的，看看开拓者的足迹，哪个不曾

经历过坎坎坷坷？开工之初，工地的大部分

物资、设备、人员都要从北方长途跋涉而来，

导致施工效率难以提高。当年的好多做法

在今天看来，都是“土法上马”。

另外当年正值全国学习深圳速度，深圳

国贸大厦创造了 7天建设一层楼的标杆，工

地所在的深圳南山区领导班子更是提出了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当

时业主的现场主管跟那个年代大部分怀揣

梦想与激情的年轻人一样，很想干一番事业

证明自己，工作积极认真，对工程进度、质量

都依合同提出严格要求。

没想到进驻工地的三航人思想还没有

转变过来，他们过去形成的施工中没有业

主、监理概念，认为干码头工程是三航建设

者的强项，施工进度、质量等也都是由自家

全权负责的，业主现场人员工作职责就是配

合我方及时计量并保证工程进度款支付到

位就行。所以他们感觉业主的现场主管管

得太严太细了。因为理念认识不同，导致双

方现场管理人员就项目管理的权限产生严

重分歧。

还有一个今天看来是笑话的事情，就是

业主现场主管按当时的国家行政级别是科

级，而三航局现场项目经理行政级别是副处

级，所以经常发生三航局现场项目经理对业

主现场主管不理不睬、拍桌子讲狠话的场

景，所以双方沟通自然就不顺畅了，激化了

矛盾，最后甚至导致工程一度陷入僵局，严

重影响了工期和士气。

在这关键时刻，局及公司两级领导都十

分重视，特派工作组深入南方调研，发现再

不转变观念跟上特区步伐，那么最终只有退

出南方建筑市场或被淘汰掉。于是首先从

转变观念入手，要求全体职工彻底放下过去

那种“国企老大”的思想，树立“顾客是上帝”

的意识。三航局及时调整现场班子主要成

员，及时修补与业主的关系，并在工艺方面

也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

经过这一次的波折后，工程步入快车

道，9 号泊位经过 300 多位三航人 18 个月的

艰苦奋战，最终的质量获得了各方好评，被

认为是当时深圳施工质量最好的码头，并被

评为当年的“部优工程”。

由施工产值不到 1500 万元到在整个华

南地区年产值 40 多亿元；从一个项目部到

在广东、广西、海南仅经营网点就十余个，在

建项目近 20个，这都是从深圳赤湾 9号泊位

开始的。

敢 闯 敢 试 、
敢为人先，筚路
蓝缕 40 年，深圳
早 已 成 为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一
面 旗 帜 。 而 这
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也成为无
数 建 设 者 难 忘
的人生印记。

——编者

赤湾港：饱含艰辛与不易的第一步

测量员在配合打桩2号施工船的沉桩施工。 张文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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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中最具匠心的
“成本经”

王虎君

王成形容 1985 年到 1987 年在大亚湾

度过的那 3 年是一段“开眼看世界”的时

光。当时他是全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核电

站——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一名安装工。

“那是我首次与国外专家一起工作，首

次接触到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以及他

们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态度。当时吊装核岛

封顶的设备是从法国运来的500吨汽车吊，

号称是法国的‘独生子’，如今这样的庞然

大物已不足为奇了。那时核岛的规范是英

国的，设备是法国的，而如今中国已经能够

完全自主建造自己的核电站了！”王成说。

如今的他，是中建二局华东公司项目

党支部书记。

攻克设备调试“竞争冒险”

当盼望已久的全自动搅拌站终于从日

本运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施工现场，王成

先认真“观赏”了好久。当时，国内的搅拌

设备控制精度低，搅拌方量小，还经常出现

故障，而漂洋过海运过来的这台设备则是

当时最先进的全自动搅拌设备，自动化程

度非常高且控制线路十分复杂。

“怎么用”成为摆在王成和同事们眼

前的一大难题。当时日本厂家的技术人

员还没来，而工期又不容耽搁，大家只好

先摸着石头过河。于是，由王成和几名电

工师傅组成的“先行队”便开始了整套设

备的现场安装探索。

经过 5 天夜以继日的安装，王成和同事

们终于啃下安装任务，接下来便是设备调

试。看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日本电气符号和

半英半日的注释，王成和同事们倍感压力，只

能一个个按钮地尝试摸索。

功夫不负苦心人，整个设备 10 多台电

机、20 多个压力传感器、几十个接触器、上百

个继电器在没有“师父领进门”的前提下，竟

然顺利完成调试，开始了最后的联动试车。

这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用行业内的专门名

词叫“竞争冒险”，这是一种电气设计人员在

图纸设计时无法察觉只有在调试时才会偶尔

出现的电气误动作，一般是由于设备出厂时

没有经过联动调试造成。

第二天，日本厂家技术人员小野赶到了

现场，王成将这一问题告诉了他。为了找到

“症结”所在，他们尝试修改了料斗提升控制

线路，终于成功化解了“竞争冒险”难题。

引进一台“宝贝”不容易，除了会用，还要

会保养。为了让设备用得更久一点，王成坚

持每个星期都将主要接触器的接触点拆下

来，用细砂纸抛光，对容易受到机械振动而松

弛的接线螺丝进行反复紧固，大大延长了设

备的使用寿命。

“抄电表”引来刮目相看

1987 年初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电气部

负责人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电气专家梅田。他

交代给王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把施工现场

所有的电表数抄一遍。

一天，梅田指着王成上交的电表数据，

问 为 什 么 要 把 电 表 读 数 乘 上 一 个 互 感 器

倍数？所谓互感器，就是一个将高电压变

成低电压、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用于量测

或 保 护 系 统 的 装 置 。 王 成 把 专 业 技 术 用

流利的英语术语解释给他听，但梅田还是

不能接受。

急中生智，王成开车拉上他到了预制

场，指着眼前的一台行车说：“这台行车的

吊钩电机是 11Kw，行走电机是 2X2.2Kw，

小 车 电 机 是 3Kw，所 以 总 功 率 是 18.4Kw。

如果按照一天工作 5 个小时，一天的耗电

量应该是 92 度，如果不乘互感器显示的倍

数，我们得到的电表数据只有 9，怎么可

能呢？”

梅田想了想，不再作声。回到办公室

后，梅田再次问道：“是不是中国没有直读

式电表？”王成说，“当然有了，通常 25A 以

下的都使用直读式电表，那样比较经济。”

这次“考问”，也让梅田对中国技术人

员有了全新的认识。

回忆建设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点点滴

滴，有初次尝试的困惑、迷茫，有“不被看

好”却“更要干好”的信念、敢闯敢拼的勇气

和“干成事”的决心，而这也是一代深圳人

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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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刚

我们的参赛作品《最具匠心的成本经》真实反映了疫情之

下神龙工匠立足现场，对进口备件进行国产化改善的一个个

真实案例。视频中，一张张朴实的脸、一个个紧张的表情，却

依然掩饰不住国产化成功后工匠们的那份喜悦与激动。

3 月 12 日，神龙公司襄阳工厂成为襄阳市第一批复工复

产企业，率先按下“重启键”，在保证疫情防控和员工防护的前

提下，正式启动BE变速箱零部件的外销生产，标志着神龙公司

2020年出口项目全面恢复。全年涵盖 9个品种、总量高达 180

万件的 BE变速箱零部件，将搭乘“一带一路”国际专列发往法

国PSA瓦朗谢纳变速箱工厂。

4月20日，襄阳工厂里，机器正在全负荷运转，工人们熟练

操作设备，外销变速箱零部件在生产线上快速成型。在流水线

的最后一道质量目视岗位，班长谌刚正在仔细地翻开零件，16

时05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喂，班长，XF1449 轴向测头前端的硬质合金崩刃了，尺

寸波动很大，库房没有备件了，怎么办？”

在变速箱分厂热后BE一轴生产线，轴颈及轴向尺寸均采用

MARPOSS主动量仪控制，且测头都是采用焊接的方式，将硬质

合金镶嵌在测杆前端凹槽内，由于测头与零件高频次接触，容易

出现磨损及崩刃现象，导致加工尺寸波动。

电话中能够听到罗邦宏急促的呼吸，就在早上，工厂生产

协调发出调货指令，要求 21日 17时前完成 7200件 BE 一轴发

交，目前还有将近 1000件的缺口。

谌刚紧急联系备件技术员宋郧艳，得到的答复是：单价

2300元，采购周期 6个月。

“通常大家都认为测头很精密，应该购买原装进口的备件

才可靠；其实只要解决磨损过快或崩刃问题即可。”谌刚启发

大家。

此时的罗邦宏正自绘测头图纸，细心地在图纸上标注着每

一个尺寸，最终他选择20CR材质，一次加工成型。经过热处理

渗碳，既满足了测头硬度，又实现了耐磨性能。

整个加工过程 30分钟，成本 10元，通过对 BE一轴加工能

力的确认，自制MARPOSS测头的尺寸控制误差为1UM，完全

满足加工质量要求。一场因备件问题导致的交付危机就此化

解，并在襄阳工厂范围内得以推广运用，年节约30万元。

如今，在变速箱分厂生产 MB6 的每一台设备，都能看到

国产化刀辅具的身影。

截至 10 月 4 日，神龙公司已累计发交外销零部件 100 余

万件，不仅实现质量“零缺陷”，交付率也实现 100%。 这是复

工复产中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1986年，王成（右）与日本专家在大亚湾核电站项目部讨论技术问题。 受访者供图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徐潇）“您有新的邮件，

请注意查收！”

临近 10月 15日截稿日期时，我们接收投稿的邮箱不

断响起提示，邮箱暴增 200余封信件。十月份的北京降温

了，但大家参加“最班组”视频大赛的热情达到最高峰值。

不断有人添加小编的微信：“您好，参加‘最班组’比

赛，请拉我进沟通群。”而沟通群里，我们发送了去年“最

班组”的获奖作品，大家一边观看一边交流学习。临近截

稿日期时，大家最关心“何时评选”。

为了加快进程，报社小编们兵分多路，连出差在外也

不敢放松，一回到住处就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下载视频、

登记信息、联系投稿人，小编周末两天时间都沉迷在投稿

视频中无法自拔，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时间，仿佛被这些故事拉回到 2020 年初，拉回到特

殊时期守望相助的时光里：

“大家什么都没说，拿着铺盖卷就来了。”一个巾帼班

组，年三十晚上到岗，两天时间摸排核实 2445 户 7000 余

居民，做到了无一人感染；

为了不让境外疫情的扩散蔓延影响到外贸畅通，长

江引航中心自 3月 6日起组建抗疫引航专班，专门引领高

风险船舶。抗疫专班引航员义无反顾出征，白衣执甲、为

国引航，坚守在水上国门的特殊战场；

主动请缨，敢于担当，2 月 10 日凌晨，贵州铝厂有限

责任公司省总职工医院保安队接到医院通知，要求紧急

成立消杀组，承担有较大危险的患者转运车辆内外部消

毒处理任务。动员大会还没召开，10余名队员主动请战

上前线。

时光，又被拉到全国复工复产、团结奋进的激动时

刻：

北京轨道交通 4 号线宣武门站有一个最早勤工班

组，为了保证第二天地铁运营，这个班组只能利用零点到

3点半的天窗点施工；

平均年龄 53 岁，其中大部分员工扎根戈壁已 40 多

年——中石化西北油田年龄最大的一线班组“金胡杨

班组”像胡杨一样深深扎根大漠，疫情期间被封闭在戈

壁大漠,在洗澡都很奢侈的情况下，他们用顽强不屈、艰

苦奋斗的品格，给大家展现了戈壁另一片“胡杨林”的

别样风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七月的新疆，疫情卷土重

来，新疆油田公司百口泉采油厂检 188 采油作业区运行

三班坚守 45 天，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了疫情期间的各项

工作；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拉林铁路一支平均年龄

只有 21岁的工程技术团队，高原精神小伙们怀揣着知识

与理想，响应时代的召唤，在茫茫雪域高原奉献青春，

2020年中秋佳节只能遥寄祝福和思家之情。

“稿子写完没有？”一条消息将小编拉回现实，打开的

EXCEL 表格，一条条登记信息还要继续补充资料。此

时，视频正播放着一幕队友们点亮打火机给班长当生日

蜡烛的情节，一朵朵名叫“幸福”的火焰，它点亮的不仅是

手中那朵火焰，更点燃了我们大家心中那团火。

点燃那团火

“最班组”拍摄手记③G

30年前的深圳赤湾9号泊位施工现场。 张文健 摄


